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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寻“宝”
| 孙艳芳 文 |

下雨天，读书，别有情调，这份难得的
安静，是置身于喧闹之后，生活给予的奖
赏。我可以聆听心的声音，可以放空自己
的思绪，也可以发会儿呆……我随心所欲
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雨声，时大时小，
像调皮的精灵，时重时轻叩着窗棂。抬头
看看，我不禁莞尔一笑，这雨，下得真好。

轻翻书页间，是在翻阅一份生活的惬
意和美好。

读到陆游的诗，诗中有“苜蓿”一词。
翻阅了一下资料，苜蓿，据说就是南方人说
的金花菜，春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
菜。我的内心竟然一阵窃喜，对于金花菜，
我是情有独钟的。金花菜，是南方极其普
通的一道菜，爆炒、凉拌，放在汤里烫一下
就吃，都是可以的，吃法不同，但并不影响
金花菜的味美。金花菜其实在冬天市场上
就有的卖，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吧，价
格也是很高，我从来不在冬天买金花菜，我
独爱春天长了苔的金花菜。春天长了苔的
金花菜，不像冬天那么稀有，价格也便宜。
春天的金花菜开着金色的小米粒般大小的
花，买回来，只要稍稍挑拣，洗干净，就可以
用油爆炒，特别鲜嫩，鲜香，也特别下饭。

最好吃的，莫过于鮰鱼金花菜。鮰鱼
肉质细嫩，新鲜的鮰鱼洗净，在油锅里煎至
鱼皮微微卷起，加入豉汁、料酒、生抽、蚝
油，用微火焖煮，收汁，装好盘，撒上葱花，
周围便用爆炒好的金花菜铺垫，鮰鱼的鲜
香和金花菜的清香顿时扑面而来，让人垂
涎欲滴，忍不住拿起筷子品尝起来。若是
考究的，可以用一颗樱桃稍作点缀，樱桃的
红，金花菜的碧绿，更加赏心悦目。与其说
是一道菜，还不如说是一件艺术品。生活
的琐碎，便在这份诗意中悄悄释然了：那份
耿耿于怀，那份莫名的惆怅，那种难以释怀
的忧伤，此刻，都烟消云散了吧。身体也顿
然轻松起来了。

江南落雨的日子，在书房读书码字，我
还喜欢煨上一锅红枣。把红枣洗净，放入
冰糖，在电饭锅里慢慢煨炖。不知道过了
多久，感觉也就是在不经意间，红枣的香甜
慢慢溢进书房，先是悄悄的，羞涩的，最后
是不管不顾地闯进来，整个书房都是红枣
的香甜了。水墨江南，自然养育了细致的
江南儿女，连生活的物品，都蕴含着这份江
南的柔情。碗是镶着花边的，碗身上，有寥
寥数笔，勾勒出的精致的兰花，清雅，秀
美。红枣盛在碗里，一粒粒饱满，暗红；汤
甜，色深。轻轻呡上一口汤，便一直甜到心
里去了。窗外，雨还在下着，淅淅沥沥，像
个多情的少女，缠绵地诉说自己的情愫。
透过硕大的落地窗，雨雾迷蒙。可我分明
看到，雨落过的江南，竟然有一种明亮之
美：树叶更加碧绿了，鸟鸣更加清亮了，花
朵更加红艳了……连人，都更加精神了
呢。恍然间，我想到了生命，谁的生命没有
雨季，谁的生活没有琐碎和烦恼，除了抱
怨，我们是不是该学会欣赏这份独特的生
命的馈赠？那历经风雨洗礼后的万物，以
一种更加蓬勃的生命姿态展现眼前，人，也
该如此的吧。渐渐地，我们从懵懂走向成
熟，从弱小走向强大，也从人生的雨季，走
向晴朗。回头再望，我们的心间满溢着温
暖，我们学会了感恩，我们学会了欣赏，我
们，也在成长。

生活，到底是诗意，还是琐碎，这似乎
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命题。不过，诗意和琐
碎的重合并不矛盾，关键，是一份怎样的心
境吧。下雨天，翻着书，码着字，做着饭，不
觉，已到黄昏。

适逢雨涟涟，便是最江南。我在江南
的雨里，读着生命这本厚重的书。

“大大，我来金寨了。”
“那为什么不带我去？”
“是单位组织到革命老区来

学习培训的。”“您之前一直想要
找的人有姓名、地址吗？我来请
金寨干部学院的老师帮忙找找
看。”

“有的，有的，电话不要挂
——双河公社，学堂大队，小河
生产队。一对夫妻，男的张某
明，女的秦某华，另外两人是项
某林，冯某炎。”电话那头，父亲
口中带着世纪旧痕的老式称谓，
一下子让我触摸到了久远的历
史。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凑巧，
还没到一个小时，当年在金寨当
兵的父亲，在82岁时一下子就
找到了失联近60年的老乡。入
宝寨不空还，我的心情，像金寨
的发展、金寨的生态、金寨干部
学院的人气一样好。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到金寨
学习。上次学习回来后，无意中
和父亲聊起了金寨，于是我听到
了父亲在金寨的当兵经历，也感
受了他老友失联的遗憾。这次
机会又来了，我准备试试。

根据地址，热心的胡某俊、
邓某丽老师在带领我们去梅山
水库现场教学的途中，就开始联
系双河镇干部。但回复是：乡镇
早已合并，加上要找的对象都是
农民，而且都在80岁上下，一连
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不要
急，我们还在找。”

胡老师另外找了他熟悉的
干部张某军。张负责农村工作，
眼下，他正驻点双河，领导乡村
振兴工作。

大巴把我们带到了著名的
梅山水库参观点。才徒步行进
一百多米，胡老师就接到一条喜
讯——人找到了！

原来，张某军接到胡老师的
信息后，顺口就问身旁的项某是
否认识这四个人。

“我全都认识。”这话可把张
某军惊讶到了。原来，今年58
岁的项某，是金寨县派驻双河

“支农”的干部，他恰恰就是项某
林的儿子——当年我24岁的父
亲去他们村“支农”时，他刚刚出
生；其余人则都是他的邻居。一
甲子的时间轮回，跨世纪的两次

“支农”，两代人的接力联系，像
一首美好的曲子，在我心中欢快
地流淌起来。

听说当年的解放军叔叔
“派”儿子千里迢迢来寻找他的
父亲，项某当即决定于次日返
城，接上我去和他父亲会面。同
时，他把他父亲家的座机号码、
冯某炎的手机号码发给我，让我
父亲先打为快。也许是老天要
为这次失而复得的“寻亲”增加
点剧性，父亲几次拨打项某林的
电话，都是无人接听；而拨打冯
某炎的电话，对方既想不起来，
又听不清楚，根本无法交流。加
之听说张某明夫妇前几年因病
去世，父亲情绪一时跌入低谷。
他在电话中说，不行就算了吧，
反正总算找到了。其实，冯某炎

因患严重的肺气肿，说话特别吃
力，最要紧的是听力不好，所以
交流非常困难。项某林身体很
好，但父亲打电话时，他去菜地
劳动了。

大约40多分钟，小车一直
在大别山腹地的道路上行进。4
月的金寨处处山清水秀，处处充
满着生机活力，无论是街镇，还
是乡村，人们的居所一律是江浙
一带常见的现代款，甚至有反超
之感。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花草
树木点缀，既整洁，又漂亮。革
命老区的发展，令我欣慰，也令
同事小吕惊叹不已。

可以说是来到了深山老林
里——只是眼前的水泥路泄露
了人间的秘密。“独此一家”的项
某林老家到了。这是真正的世
外桃源生活，鸡鸭和小黄狗在门
前开得正艳的映山红间徘徊。
夫妻二人并排在门口迎候，一番
热情的握手，满脸笑容把我迎进
门，硬是要让当年解放军的儿子
坐八仙桌旁，自己则坐在够不着
桌子的下手处。我不好意思反
客为主，再三请老人“上桌”，老
人坚持不肯。桌上摆着高档烟，
明前茶香气四溢。老人兴奋地
说，“上午，我跟你爸爸已通过两
次电话了。”当场，我拨通了父亲
的电话，让两位老人再次通话，
他们约定，近期，他一定要乘着
金寨直达宜兴的高铁来见我
爸。与60年的思念相比，这次
连线成功几乎堪称是瞬间，这次

“相逢”也是真实的魔幻，我相
信，到真正见面的那一刻，两耄
耋一定会有穿越感。稍后，项某
林又领着大家来到冯某炎家看
望，这次，他是成功的提示官和
翻译官。几经引导后，冯某炎突
然想起了那个解放军的名字：吴
某新。更为可喜的是，当年的文
艺小伙已是颇有名气的一级美
术师。临别前，他硬是要送上一
幅四尺对开的工笔画给父亲，给
他昔日共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
好搭档，惜别时留言“永远纪念”
的好伙伴。

回到干部学院后，听了我看
望两位老人的情况介绍后，父亲
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当年老乡们
对他的片片深情。在那个特殊

年代，他作为军代表，住在张某
明家将近一年。那时张家穷得
一塌糊涂，尽管缺吃少喝，但照
顾起解放军来绝对没话说。有
一次，张某明捉到一条花鲢，煮
好了就让父亲当饭吃。知道张
家粮食相当紧张，父亲坚决不
肯，但张某明立即“拉下脸”说，
你这是看不起我们老百姓！父亲
的工作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每每
接到“最新指示”，就必须以最快
的速度，或编成歌曲，画成图画，
或排练一个个文艺小节目等，到
群众中去传播。有文化尤其是有
艺术细胞的冯某炎，就成了父亲
的好帮手。工作之余，父亲就成
了驻地农户的生活帮手，他的勤
劳和多种才艺，非常受老乡们的
欢迎。复员时，冯送了父亲一本
繁体字四角号码新字典和一本
书。这本字典我从小就知道，初
中没毕业的父亲一直靠它在攀爬
书山，近60年来，一直在手头。
今年五一假期，父亲把这本字典
拿给我看，封面文字早已不见踪
影，内页也多有蛀蚀，但“赠给 吴
某新同志永远纪念 同志冯某炎
67.7.25”几个竖着写下的漂亮蓝
墨水字依然清晰，旁边是父亲写
下的“安徽省 金寨县 双河公社
学堂大队（小河）”，以及张某明等
人的名字。说着说着，父亲向我
背起了滚瓜烂熟的“笔画号码对
照歌”：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
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
有横变零头。

其实，新冠防控放开后，父
亲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人暴瘦
了20多斤，父亲的新冠症状是
典型的老年人无症状，医生说，
只要稍稍晚来点，就是白肺了。

“死而复生”加上“失而复得”，父
亲格外高兴，嘱咐我去看望老人
时“带点东西去，不要空手去”。
其实，在父亲交待之前，我已请
胡老师帮忙准备了两个红包，并
到银行领好了现金。而项某林
则让儿子隔夜就准备好了大别
山蜂蜜、羊肚菌等土特产。

高铁已为你们开通，子女将
为你们导航。早日来宜兴吧，当
年的解放军正翘首以待。早日来
金寨吧，近60年未见面的朋友老
乡此生还能见到几个，见上几回？

雨天随笔


